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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罗长斌回安康时， 总要在安康高
新区四处转转。 昔日的罗家村已不见踪影，拔
地而起的是霓虹闪烁的高楼。 步行在这座现
代化城市，罗长斌总是回忆起 14 岁前，在生
产队干农活的日子，种菜、割麦子、插秧、拾麦
秆稻草、挖红薯……在生产队干一天农活，成
人 10 个工分，妇女 8 个工分，队里给他 4 个
工分。

1977 年， 罗长斌到五里中学上高中时才
算开始真正学习，18 岁从安师毕业，因英语成
绩优秀被分配到张滩中学任英语教师。 一年
后，他兴起了考大学的念头。 20 岁那年，罗长
斌考到西安的一家专科外语学校。 毕业后，他
到安康中学任教。 他一面踏实工作，一面准备
考研，1990 年，罗长斌考取了西南师范大学英
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 毕业后到佛山科学
技术学院（原佛山大学）工作，从此走上了英
美文学的研究与翻译之路。

1993 年，罗长斌出版了英文论著《论厄普
代克》。1995 年，他受河南人民出版社邀请，开
始翻译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的代表作 《兔
子四部曲》的第二部《兔子归来》，其精细审慎
的翻译得到了读者广泛好评， 先后和河南人
民出版社与上海译文出版社三次签约 ，5 次
印刷，成为图书市场的常销书。

多年来， 他潜心钻研文学翻译的文化内
涵、文字质量和翻译规律，在文学翻译的理论
创新上自成一家， 积攒他多年智慧和心血的
理论专著 《英美文学的哲理诠释和错译矫正
研究》近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部专
著中，罗长斌基于翻译美国长篇小说《兔子归
来》、爱伦·坡短篇小说和英诗的实践经验，论
述了文学译者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文学翻译
能力的培养、 深度解读原作与译文质量的关
系、文学翻译的原则、译语修辞手法、文学译
本注释的特殊价值和认知作用等影响翻译质
量的议题。 在其新书出版之际，记者就外国文
学的翻译与阅读等话题对罗长斌教授进行了
专访，以对普通读者挑选译著提供引导。

翻译的难点在哪里？

罗长斌：古代翻译由佛经的翻译所主导，
历史长达 1700 年左右，以玄奘大师在唐都主
导的长达 19 年的数百位高僧的集体翻译为

佛经翻译的高峰。 至于近代外国文学的翻译
浪潮应大兴于清末翻译家林纾。 林纾不懂外
语， 他依靠别人的口头翻译而组织成书面语
言。 据说他“翻译”了 180 多种小说，其中不乏
世界名著，比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鲁滨孙漂
流记》《黑奴吁天录》等。

钱锺书赞扬他说：“最近， 偶尔翻开一本
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
力。 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
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
译误译随处都是。 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无
疑也是比较‘忠实’）的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
鸠和狄更斯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 这是
一个颇耐玩味的事实。 ”“学懂”英语的译者在
“忠实”地翻译小说时，其翻译质量还比不上
不懂英文的林纾， 其主要原因是译者的中文
水平太差，写出来的汉语句子不堪卒读。

林纾同时代的翻译家严复长于翻译经济
学、社会学书籍，他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
理论。 但是，他翻译时并未完全遵守自己的主
张，有乱译、篡改原文的嫌疑。 他也未写出成
型的翻译理论体系，“信、达、雅”三字不足以
指导所有的翻译活动。 后来鲁迅、傅雷等翻译
家也提出了一些翻译主张。 长期以来，由翻译
家撰写的英美文学翻译理论专著比较缺乏，
人们似乎认为参与了翻译或者翻译的作品较
多就能被称为翻译家，其实这远远不够。 翻译
是一项特殊的实践活动， 它要求译者同时要
具备翻译实践的能力和翻译理论素养。

大家似乎认为学了英语就可以从事文学
翻译英语教学中也是“听说领先”，从而忽视
了翻译能力的培养。 在英语人才不断增多的
情况下，译本质量却没有得到明显提高。 我们
发现新老译本都存在着不少翻译不当的地
方，既浪费读者的热情和时间、钱财，也误导
了读者对英美文学的理解。

我是文学翻译界的后来者，我在 1995 年
翻译约翰·厄普代克的名著 “兔子四部曲”之
二《兔子归来》，于 1998 年被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后又被上海译文出版社予以连续再版。
此后我进一步钻研英美文学翻译的规律，才
出版了 《英美文学的哲理诠释和错译矫正研
究》。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翻译类书籍、课本，其
所选用的译文都是摘抄他人， 编者把他人的

译文当作标准答案而提不出合理的评价或矫
正。 而本书则是我基于翻译 《兔子归来》、爱
伦·坡短篇小说和许多英诗的实践经验，潜心
写作和打磨的， 书中所有译例都有我的译文
作为范例。 读者可以看到我如何理解原文，如
何评讲他人译文的缺陷， 并以我的译文作为
翻译质量的对照。 经过译文的对照，可以看出
不同思维、不同知识背景、不同翻译态度对译
文质量的影响。

我提出的英美文学翻译理论是“理解、翻
译、修改、释注”，“理解”是深入理解英美文学
的文化背景， 深入理解该作品的深刻文化内
涵、象征、比喻和哲思。 理解阶段要靠译者一
生的自学，要靠博览群书慢慢积累。 如果只是
学了一点英语，学了中外翻译理论的皮毛，拿
了翻译博士文凭也是翻译不好文学的。

为什么要提倡“经典重译”？

罗长斌：近几年来，外国文学界、比较文
学界推崇“经典重读”。 既然经典文学的翻译
出现了很多不当，大家重读经典，无非是重温
错译的版本。 所以，学界应该认识到“经典重
译”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英语学子穷其一生翻
译出一本经典译本， 一千个学子就可以翻译
出一千本经典译本，同时淘汰残次译本。 如此
一来，一本本精品译著逐步面世，英美文学翻
译界和译著出版界的郎朗乾坤也就会逐步展
露出来了。

经典文学作品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沉淀
和读者的筛选而存留下来的文字产品， 是外
国人了解那个国家最简便的方式， 也是翻译
界最应该重视的内容。 由于经典文学肩负的
跨文化交流的责任，它就天然的具有被翻译、
被传播的可能和特质。

世界上的伟大国家无一不是和伟大文学
作品相伴而生的。 比如中国，如果缺少了四大
名著，中国文化就缺少了几块最亮丽的宝石。
但是，四大名著在世界上的名声不够响亮，那
是因为中国译者在翻译工作上的重大缺失。
前后有 12 个重量级学者翻译莎士比亚作品，
相比之下， 翻译四大名著的译者总共只有几
个外国译者、几个中国译者，急需后继者参与
重译。

我认为英译汉是比较容易的， 而汉译英
就很难了， 有很多汉语没法翻译成英语。 因
此， 外国人翻译四大名著必然会忽略很多内
容。 所以，四大名著的翻译应该由中国翻译家
来集体翻译， 先由中国古代文学学者解释清
楚四大名著的所有难点、疑点，然后英语译者
集体商量着翻译。

翻译工作是精加工的过程， 只有价值不
菲的文学精品才值得译者进行精加工的劳
动。 目前，网络上有几种在线翻译软件，但对
文学作品使用在线翻译， 翻译出来的文字是
一片混乱，低劣至极，这就是文学的优秀品质
所在。 人工智能理解不了经典文学的文字奥
妙和深刻内涵， 这也就是翻译家区别于人工
智能而存在于世的价值所在。

普通读者如何判断译本的质量？

罗长斌：当我们知道优秀译著的特点，那
么满足这些特点的译著就是高质量的译著。
因为译著的数量相当庞大， 重复翻译也相当
严重，没有人能够予以详细品评和筛选。 有一
次我从注释质量的角度研究了 《简·爱》 的 9
个译本， 我发现里面有三分之二的译本缺点
非常明显，更有剽窃嫌疑，剩下的三分之一比
较好，而符合我心意的译本还未发现。 比如，
《简·爱》 原著有 200 条注释辅助英国读者阅

读， 那高质量的中译本至少应有 500 条以上
的注释，注释应分为“译者注”和“原注”，这些
他们统统没有做好， 最多的注释量只有 243
条。 为什么呢？ 添加注释并不简单，它要具备
简洁和权威的特点， 需要译者秉持认真敬业
的态度去反复查阅工具书，要耗费很多脑力、
体力去写一句注释。 《简·爱》译本的总数量有
30 多个，为什么拿不出一个高质量的译本呢？
如果把注释当作是译本质量的抽样检查，那
么，推而广之，所有译著中只有三分之一的版
本是较好的。

观察文学译本可从以下角度出发。 观察
中译本脚注的数量和质量。 因为中西方文化
的巨大差异， 英语文学中必然包含着许多中
国读者无法理解的语言、成语、历史典故等内
容，甚至英语小说、戏剧再次出版英语版本时
也要给英语读者添加脚注。 显而易见的是，对
于不熟悉西方文化的中国读者而言， 译著要
添加的脚注数量要几倍于英语本的脚注才是
负责任的翻译。 我当年翻译《兔子归来》时就
添加了 500 条脚注， 而原著本身没有任何脚
注。 如果译者负责任地添加了很多注释，那么
我们基本上就要相信他会坚持负责任的态度
去翻译正文， 其中文的翻译就会是比较可信
的。

观察译本有没有人物表。 小说中除了两
三个主人公之外，还有大量的小人物，对于不
熟悉西方人名的中国读者而言， 译者有必要
撰写出简洁的人物传。 我当年不仅给《兔子归
来》增添了人物传，还为别人翻译的“兔子四
部曲”的另外三部也增添了人物传。 而对于不
太负责任的译者而言， 他翻译完小说后就忘
掉了里面的人物。

观察译者序的写作质量。 负责任的译者
必然对该作品拥有很深刻的体会， 翻译结束
后，译者对作品的理解就会更为深刻，也更有
话要说， 于是他就会一气呵成写出质量很高
的译者序，内涵丰富，参考价值很高，这也是
译者应该具备的文学理论水平。

观察正文有没有很多长句子。 从英译汉
来讲，英语小说多数包含着很多很长的句子，
因此译成汉语时也应该保留原有的长句子。
很多译者喜欢把长句写成短句子， 这就破坏
了原作的语言风格。 因为中国作家喜欢写短
句子，那在译著中看到那么多的短句子，加上
译者又过滤掉了某些西方文化的元素，那么，
这样的译著看起来就很像是中国作者写的小
说，其语言的中国味很浓。

须知，译著应该使用“异化法”保留英美
的文化和生活味道。 使用异化策略的目的在
于充分考虑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保存、反映
和介绍异域民族特征和语言风格特色的差异
性， 为中文读者保留和传达颇具异国色彩的
文化情调和语言情调， 并以其描述异域文化
的语言丰富中文的弹性、表现力和张力。

最简单的办法是选择优秀出版社的产
品。 负责任的译者是由负责任的出版社所寻
找和培养出来的， 也意味着该译者本来就了
解和熟悉这部作品， 翻译时译者就会本着对
整本书的理解高度而从头慢慢整理译语的语
气和风格， 从头慢慢写出符合整本作品品质
和风格的方式去运作汉语结构、风格和语气，
那么这个译本的质量就比较高。 负责任的出
版社也会认真审稿、改稿和编辑、出版。 最后
呈现出来的译本就会是译文质量较高， 印刷
质量较高，封面设计合理新颖的译著。 那么，
值得推重的出版社首选是上海译文出版社，
其次是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河南
人民出版社也以出版外语类书籍而在业内独
树一帜。

党永庵 ，1938 年 12 月 20 日出生于大
荔县安仁镇顾贤村。 伴随着共和国诞生的
礼炮声， 他走进西北艺术学院附属中学音
乐科的殿堂，师从小提琴教育家、演奏家王
宗德先生，主修小提琴专业，同时开始了文
学创作。 1959 年秋，党永庵大学毕业，分配
到安康文工团任小提琴演奏员。 其时，他已
在 《陕西日报》《陕西文艺》《群众音乐》《群
众艺术》等报刊上发表诗词多首。 1960 年春
响应党的号召， 到岚皋县丰景乡普事村下
放劳动， 收集整理了大量凝聚着群众智慧
和才能、形式生动活泼、格调刚健清新的巴
山歌谣，创作出《二月龙抬头》《老书记的马
灯》等民歌味浓郁的诗篇。 1961 年 10 月，他
调到《安康日报》社任编辑，以记者的身份
走遍安康地区 10 个县的村寨、茶山 ，更广
泛地接触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丰富了创
作源泉。

1964 年夏季，26 岁的党永庵住在安康
城纱帽石 64 号报社家属楼的小屋里，他紧
贴时代，创作激情澎湃，时有灵感迸发，不
断地在安报和省级报刊发表诗歌。 《我们这
一代》在某个夜间创作完成后，先期在《安
康日报》 刊登， 然后寄给了人民日报文艺
部。 没想到，1964 年 7 月 4 日，歌词《我们这
一代》居然在《人民日报》6 版刊登了出来，
共 3 个小节 191 个字：

“我们这一代，
豪情满胸怀，
走在大路上，
东风扑面来。
脚下踩着山和水，
怀里揣着全世界。
火红的年华，
火红的时代，
革命的重担扛在肩哟，
昂首阔步朝前迈！
我们这一代，
豪情满胸怀，
走在大路上，
东风扑面来。
永远不忘阶级苦，
泥里水里脚不歪，
红心誓不改，
斗志永不衰，
毛主席的话儿牢牢记哟，
葵花朵朵向阳开！
我们这一代，
豪情满胸怀，
走在大路上，
东风扑面来。
高楼要靠我们盖，
宝山要等我们开，
伏虎敢登山，
擒龙能下海，
浑身的武艺都过硬哟，
浪花丛中长成材！ ”
歌词见报后， 他首先收到来自北京的

著名作曲家李焕之为 《我们这一代》 的谱
曲，李焕之是当年被广泛唱响的《社会主义
好》的曲作者，他建议对歌词“泥里水里脚
不歪”等处进行修改，建议改成“ 又红又专
长成材”，以免在歌唱时发生歧义。 这些商
榷意见，使得歌词更加完美，党永庵一一采
纳。

这首歌词先后被 4 位知名作曲家李焕
之、李劫夫、瞿希贤、丁明堂谱曲，这是他做
梦也没有想到的。 随后，该歌曲在全国风靡
一时， 唱响大江南北， 成为舍己救人好班
长、“雷锋式”的英雄王杰最喜欢的歌曲，很
多人就是唱着这首歌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
命战斗和农村建设中去的。

1979 年 3 月， 党永庵调入省歌舞剧院
担任专职文学创作员， 后任省音乐文学学
会主席、陕西省乐团党支部书记。 他贴近人
民，贴近时代，贴近生活，先后创作发表了
《青春献给伟大的党》《延河飘香》《岭南行
吟》《追求》《赠友》《我的太阳———献给人民
教师的歌》等新作风、新品格的组歌、合唱、
套曲作品；出版了《党永庵文集》等十余种
诗集、歌词集和创作理论集。 他创作的歌词
《青春献给伟大的党 》《白雪 》《花中人家 》
《亮晶晶的江南雨 》《珍藏在梦中的明月 》
《沙枣花儿香》 等被著名作曲家李焕之、刘
炽、施光南、赵季平、田歌等人谱曲，由著名
歌唱家胡松华、李谷一 、关牧村、郑绪岚等
演唱，其中有的被选入各类教材，有些在国
内外广为流传。 印度尼西亚国家合唱团，曾
因他为其创作的团歌《绿鸽子飞起来》而改
名为“绿鸽子合唱团”。

（梁真鹏）

阅读优秀文学作品，能够纯洁我们
的灵魂，清正我们的人性，丰富我们的
生命，提升我们的精神，陶冶我们的品
质情操，能够让我们在焦灼苦难的生活
中， 找到一缕向上透气的明亮空间，求
到一线心中期盼的精神霞光。

然而，在探讨古代文学时，文友提
出一个问题： 说古代那些著名的文学
家，为什么人生都那么坎坷悲凉，生活
都那么艰难困苦； 而且文学名气越大，
生活越悲苦；以至于古人对文学有一种
说法：即“诗穷而后工”（语出宋人欧阳
修的 《梅圣俞诗集序》）。 也就是说，你
要是生活得好，你肯定就写不好文章；
只有生活困苦凄惨，文章才能写得好。

古代大文学家，为什么会“诗穷而
后工” 呢！ 翻阅文学家们的人生经历，
从其作品思想可以得知：因为他们不如
意，郁结在心，不吐不快，于是才动笔写
作。 比如陶渊明，亲历官场上那些丑陋
的灵魂， 而自己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
因此不得不回归清苦的田园。 杜甫也
因安史之乱，而流离失所，漂泊无依，那

寄人篱下的生活， 让他郁结而痛苦，只
好用文学来表达。 再看四大名著的《红
楼梦》， 作者曹雪芹若不是家庭遭遇惨
变，他肯定不会写《红楼梦》；即使他想
写，也绝对写不出传世的《红楼梦》来。
就这样他们写了， 但也只是文字表达，
却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生活上的帮助，
有的还因此遭受更大的痛楚。

回到现实，文学的发展，正如现代
文学家陈忠实说的那样：“文学是神圣
的。 ”于是探讨中，有人就得出一个结
论：文学既是神圣的，又是无用的。文学
现实性的“神圣”与“无用”，是要看对象
和分类的。 若是对专业的、出了名的作
家来说，就是神圣的，勤奋努力了，名利
都会有。 而对一些业余写作者来说，那
就是“无用”的。 生活中还有人劝解地
说，要想让自己的人生好一点，就一定
要远离文学。 甚至有人鄙夷地说，业余
的别把文学想得那么好，即使写得那么
好，你的生活会变得好吗，你会被人看
得起吗？

文学到底有什么用的问题，这对业
余文学创作者来说， 一般都沉默不回
答，确实是闷在心里交不出答案。然而，
我遇上过一位乡贤， 讲了一个古典故
事：说古代鲁国，有个拿着很长的竹竿
子进入城门的人。 起初，他竖立起来拿
着它，进不了城门；然后，他又横过来拿
着它，也进不了城门；再后来，他斜起来
拿着它，还是进不了城门。 正烦恼想不

出办法时，来了个老人见此说：“我并不
是圣贤， 只不过是见到的事情多了，为
什么不用锯子，将长竿从中截断后进入
城门呢？”于是，那个鲁国人就依从了老
人的办法，将长竿子截断了，才成功地
进入了城门。

乡贤传说的故事，让我明白古代文
学家的遭遇，就是横竹入城者和智者老
人所言的实情。 细想生活与文学，不就
是竹竿与城门那样吗。不是大作家大诗
人生活不如意，而是像长竹竿那样进不
了城； 直到生活不如意了 （长竹竿截
断）， 才成为大作家大诗人 （成功进了
城）。 毋庸置疑，古代从事文学者，多是
属于人生落魄后退身文字，用文学的内
心瘦身挺进，以此来剖析社会，探讨问
题，了解人性，塑造生活，提升精神，寻
求路径。

由此让我感悟到， 不是文学没有
用，是文学创作者，没有经历苦难和痛
楚， 没有体验人世间那些错综复杂、矛
盾重重的现实生活，以及普通人的心灵
呼唤，人性的美丑善恶，社会的发展趋
势，人类进步的波浪壮阔，就难以写出
好的文学作品来。 所以，不管文学能不
能给生活带来什么好处，我赞同“文学
是神圣的”说法和观点。

然而从现实看， 周围的许多人，放
弃业余文学创作，从而走上仕途，有的
进入商海大潮。 他们在人生的路上，找
到自己努力而向往的目标，其地位和身

价确实提升很多，远比业余文学创作受
人关注和追捧。 从此他们不再谈文学，
而善谈功成名就感和生活拥有感。 由
此，文学的“无用”是否又很现实，文友
的所谓文学情怀，似乎变成了剔牙后的
矫情；似乎又进入了扛文学之竹，而不
知如何入文学之城的窘境了。

但是，我觉得业余文学创作，要把
住“业余”之本，既不能攀名家之名，去
追求名利；也不能断“业余”之好，而放
弃文学创作的追求。文学创作的本身是
“神圣” 的， 我崇尚现代文坛上的柳
青 、路遥之辈 ，他们放弃高层优越工
作条件 ，而深入艰苦的基层工作，甚
至把命赌到文学上， 这样的文学赤心，
正是那土蜂筑巢的执着和坚持。 “文学
的神圣”深深驻扎在他们的心里，“文学
的精神” 永远鼓励我们坚韧不拔地前
行。

毋庸置疑，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全
人类共同的思想精神财富。 当今时代，
无论是专业作家， 还是业余创作者，都
应该紧贴大地聆听草木呼吸，怀着对传
统文化的坚守和继承，憧憬新时代发展
的美好前景；以自觉的文字担当，踔厉
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

如何选择世界名著的中文译本?
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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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学的哲理
诠释和错译矫正研究》

《兔子归来》


